
闇「社會大學」─「團隊運作」與「私心鬥爭」 
湯朝景 2012.7.19~2012.7.28, 2013.8.15 修 

此文撰寫一位有著高學歷的文憑卻沒有讓他的做人處事的風格往更文明、更高尚的方向去走的實

際例子；記錄發生的起始時間在民國 100 年，其間約一年。「社學大學」的惡劣待人的風氣更是受到

他身處的階級（地位）廣大影響著更多無知的新新學子和社會新鮮人，讓整個社會文化充斥著背道而

馳的口語鬥爭、自私自利，於是沒有和諧共處的餘地。國立台灣大學畢業的碩士讓他可以在某所私立

大學擔任講師，又可以在外經營一家小公司（元維Ｘ技）。誠如劉兆玄在台灣大學 2012 年畢業典禮所

言：「只顧自己往上長，連一點樹蔭都不給。」。 
一件公共建設的大型標案由日本公司取得開發製造的機會，輾轉由小型的科技公司承包子系統的

硬體和軟體。約莫五人的成員，逐漸增加逼近到十人。經過幾個月之後，人數逐漸減少，偶爾進來幾

位，不久又相繼離去。 
一位在不久之前負責硬體組裝，接著參與新專案的硬體規劃。前一個專案結束之後，也是人力的

結束；在人力不足的情況下要先配合先前專案的全體機能運作的系統檢查和處理瑕疵。當他處理到達

一個段落之後，黃老闆（元隆）為了表揚他的功勞，發出公告：「讚揚這位同事努力完成檢查項目，

而且做得很好。」。 
不久之後，一位軟體人員一直在反覆驗證軟體通訊的問題，而且實驗結果和通信設備的信號良劣

非常相關，於是硬體人員和軟體人員連續幾個星期都找不到根本原因。黃老闆看他們解決不了，開始

指示硬體人員照著他的實驗方法來做，然而依然得不到答案。這位硬體人員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識，

到最後關頭一直哀嘆不休，其他人提供給他的方法也得不到結果。只有某個人給了他正確的指引方

向，卻被他認為是在放屁。這時候，黃老闆又發出了一個新的公告：「你這位硬體人員辦事不力，這

種事情拖了這麼久還沒解決，即將減薪處分，或者離職。」。 
這一前一後的公告內容有著很不公平的對待方式，一件小事情就要請人離職，否則就要接受減

薪，然而先前處理的事情就只是摸摸頭。這如同台語對於這種對待方式的俗話「有功無賞，打破要

賠。」。 
一位負責另一部份的硬體規劃，認真學習以前沒有遇到的硬體設備，然而硬體規劃的成員幾乎都

是新手，他所遇到的難題不容易從其他成員得到答案。再者，他提問的語句總是在末了給予自我認定

的答案，其他人反而不像是他要詢問的對象，而像聽眾。如：「你覺得可能嗎？不可能吧！」；「這要

怎麼做？全部方法我都試了，還是不行，所以這沒辦法做了吧！」。 
產品需求規格書上寫下嚴格的裝置功能所需具備的條件，可是這類裝置在市場上的功能規格低於

規格書的條件。一直找不到符合條件的裝置，提出的說法也得不到黃老闆認同，心情逐漸憔悴，說了：

「每天工作到很晚，卻得不到什麼結果，很累。」。 
一位新人負責硬體電路的設計，然而只有學過類比電路。整個裝置的功能區塊可以區分數位電

路、類比電路、微處理器電路和控制程式。全部的線路設計只有他直接向黃老闆確認，而且他也只聽

從黃老闆的指示。電路板完成之後，軟體人員發現很多設計錯誤的地方，這位硬體人員為了尋找問題，

燒了十幾顆微處理器，接著是類比電路設計錯誤，最後發現電路板有嚴重的冷焊。這些硬體問題持續

幾個月才陸續解決，黃老闆將所有的錯誤要他全部負責，他這時才有感而發說：「我當初跟黃老闆講

過我只會類比電路，但是黃老闆一直要我連數位電路一起做，而且對我講要怎麼做，要我設計。唉～」。 
更新電路設計的時候，這位硬體人員有著固執的一面，「為何這條線要這樣接？」，「我就是要這

樣接不行嗎？」；「為何要改用小元件？」，「我不要改。」；「為何要這樣做？」，「這樣就可以了。不行

就等下次再改就好了。」。當其他成員好心建議他該如何完成這一件硬體電路設計的時候，他可能認

為自己會再次受到陷害，於是一直提出質疑要別人清楚解釋，而且不假思索地針對每個建議提出疑

問。他的固執和傲慢讓自己陷入許多錯誤，讓團體合作的氣氛消失，甚至影響其他成員。黃老闆為了



要他負責接連的設計錯誤發出了一個公告：「你這位硬體人員要努力了，還有軟體人員也是。」。這個

內容將軟體人員也牽扯進去，實在說不過去，這些錯誤是硬體人員和黃老闆開會之後的結果，軟體人

員始終沒有正式參與這些設計，這使得團體運作變的很複雜，誰對誰錯是憑著黃老闆的心證。黃老闆

要這硬體人員只聽他的話去做設計，設計好的電路只對黃老闆做報告，之後的錯誤卻要牽連軟體人

員，將主要的錯誤問題擴散到無關的成員，讓團隊運作的模式變成了成敗鬥爭。 
這位硬體人員離去時由另一位新人接手，原本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兩個星期之後從焊接電路板

開始漏出破綻，焊接粗糙，不會處理電路板的冷焊問題。接著不清楚硬體電路的測試方法和功能驗證，

電路的設計也出現問題，最後連已經有一年工作經驗的電路佈局也是錯誤一堆。他是位非常固執的

人，甚至理論上和實際上已是錯誤的結果，仍然是堅持不肯承認。他想要表現自己，以為自己的能力

怎麼會輸給他看不順眼的人，於是多次向人鬥爭。 
負責硬體統合整理的鄧先生邀集這位新人和軟體人員一同討論目前電路板上的某一個功能如何

配合軟體做測試。這位硬體人員說，這項功能要由軟體人員處理。軟體人員說，硬體人員先由示波器

等測量設備確定外部硬體信號的反應正確之後即可進入軟體測試。這位硬體人員扯上硬體接線和微處

理器有連接，微處理器有處理硬體信號，所以要直接由軟體人員測試。軟體人員說，電路板的硬體動

作要先確認正確無誤，否則微處理器怎能判斷接受到的硬體信號是否正常。硬體人員不知道如何對這

項功能做測試所以硬是要推給軟體。這位鄧先生本身不懂硬體電路和測試程序，又要聽硬體人員胡

說。這是典型的非專業影響專業，為了力求自我的表現，不惜利用機會和其他成員鬥爭，不在乎影響

整個團隊的合諧運作。 
當初通信設備造成軟體通訊不正常的問題輾轉交給先前專案也有參與的鄧先生，然而他隱藏同事

協助的事實而獨攬其功。另一件裝置規格不符條件的問題也交由他接續處理，過程中偶爾說詞反覆，

驗證的問題時而推卸出去。檯面上說不得，在檯面下的鬥爭陸續發生。 
由於電路板的設計和佈局接連出錯，那位硬體人員依然要負責修改。這次黃老闆請硬體人員將設

計圖發給專案成員，有任何設計上的問題要在此時提出意見。這將硬體設計的責任間接加在和此有直

接相關的軟體人員身上，另一面隱隱透露硬體人員能力不足和不敢負責；突然形成硬體設計由軟體人

員負起全責，不久之後又變成要軟體人員採納硬體人員的主張去做設計。這位硬體人員的固執心態和

能力不足，設計圖和佈局圖幾乎沒有修正錯誤，黃老闆偶爾出面支持硬體人員不正確的說法，使得團

隊運作形成了鬥爭角力。 
成員又進又出的情況陸續發生，一些在檯面下口耳相傳的事情指向私心鬥爭和人力的變相縮減是

檯面上說不得的因素。閒聊時，有人提說：「這次可能會是誰被陷害離開？」，有人立即回答：「就是

你！」，那種斬釘截鐵的語氣像是不假，而且透露出這是他所確定的消息。 
一段時日之後，黃老闆在口頭上對一位軟體人員說：「硬體人員已經把電路板焊接好了，你隨時

可以拿來測試。」。然而當軟體人員頻頻向硬體人員詢問時，答案是：「電路板還沒好。」，的確也有

看到電路板仍在焊接。最後黃老闆公告：「這次硬體電路沒有組裝完成，也沒有進入軟體測試，軟體

人員要負全責。」。也許這位硬體人員就是那顆棋子，由誰負責也由黃老闆心證。事件還在持續進行，

一件硬體設計原先已經指定一位硬體人員負責，然而與軟體完全無關的硬體設計突然由黃老闆指派要

由軟體人員負責，而且公告：「如果不做這件事就請離開，否則立即減薪處分。」。 
「你們沒有 team work。」，這句話不是用來檢討團隊運作的問題，在後續的語意是指著這裡沒有

團隊運作的必要性。從某些人在一些規模不大的公司所累積而來的親身體驗，團隊的良好默契可能對

資方形成一種威脅，於是會在明處和暗裡讓團隊中的成員有相互鬥爭的情形，而且對於這種把人請走

的小手段更是樂此不疲。當一個新人進入時，無論如何都會有或多或少的貢獻，這些成果留下來之後

就不一定要留人，某些硬體設計和軟體設計到達一定的成熟度之後，幾乎不必修改就可以持續延用幾

年以上。 



一位在一等學府畢業的知識份子掌握的不是公平、公義的秤子，反而是賣弄權術的惡劣「社會大

學」，又在某所私立大學（北台灣科學科技大學）任職講師一職；難免在言語教導上會有嚴重的錯誤，

這會害了多少學子令其認知錯誤。一位具有正當宗教信仰的教師、教授，也未必能在言行舉止上不會

犯錯，更何況是不以經典為是，而以自己為是的人呢。當國家公開招標的案子交給這些私心鬥爭不止

的公司，納稅人的錢是用來買怎樣的公用產物？國家建設的安全性在哪？舒適性在哪？價值性在哪？

政府方面的發言稿總會說：「放心，這次會有第三方驗證公司做檢驗。」；寫在招標文書上的規格及驗

證標準就是不夠清楚或是模稜兩可，就算做檢驗，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過關，其餘問題能推就推、能掩

就掩，只要可以矇騙無知又愚蠢的民眾就好了。 


